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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与突破: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吴芳梅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正逐渐成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新趋势。一些传统村落欲借国家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之势，大兴文化旅游之实。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地方和本土居民只重视产业开发带

来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创意与传统村落旅游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造成了创意产业与村落传统文化的割裂，破坏了

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环境。文章以贵州务川县龙潭古寨为研究对象，在深入解析创意与传统村落旅游融合发展逻辑

机理的基础上，审视和反思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及困境，提出加强文化原真性保护、培育创意人才、提

升产品文化内涵、缔造全景产业链，进而促进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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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文献中最早可追溯到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 1998 年 11 月发布

的“创意产业图录报告(CIMD)”。
[1]
从创意产业的缘起看，它脱胎于文化，是一种与文化紧密联系、自上而下的发展策略，具有

高知识性、高增值性和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近年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各地的兴起，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已贯穿在

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呈现出多向交互融合态势，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村落旅游的深度融合，正逐渐成为带动居民就

业、满足人民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传统文化保护、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传统村落是包括古代建筑文物在内的传统文化遗存和传统经济及文化内涵的村落，作为社会生活形态最基本的单位，在传

统文化传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据住建部、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已命名确认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传

统村落 4153 个。
[2]
如何让传统村落在发展中传承其特有的村落文化是一个极具时代性、历史性的现实课题。

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正如著名旅游人类学家 D．Greenwood 所言，一味的谈论文化是传统

的，强调僵化式保护，这是不可取的，应合理发展文化旅游创意产业。
[3]
《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

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激起人们跃跃欲试，欲借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之势，大兴传统村落旅游之实。新形势下，究

竟应如何面对当前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切合古村落传统文化特点，使之与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紧密而又适当地融合在一起，使两者

相互促进，做到互赢?

龙潭古寨，素有“丹砂古寨、仡佬之源”之美誉，作为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村、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贵州省二十

个重点保护民族村寨，近年来文化旅游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助推了古寨经济的腾飞。本文拟以贵州龙潭古寨为例，在梳理文化

创意产业与传统村落旅游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深度剖析龙潭古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困境，并据此提出诸多

有益的建议。

一、创意活动与传统村落旅游融合发展的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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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与文化、旅游融合生成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正逐渐成为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新业态。
[4]
市场的激烈竞争及游客多样化的体

验需求，推动以旅游业为主体的供给者必须围绕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等环节进行创新，而这一创新需借助不同文化

背景中的创意主体，在充分理解和体认传统村落文化的基础上，利用自身优势，选择适时的切入点，并借助一定的资金、技术、

组织和政策对传统村落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整合、设计、创新，以达到提升资源价值、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之目的。如图 1 所示:

(一)市场竞争和游客差异化需求是创意活动的动力源泉

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直接推动传统村落旅游供给者依靠创意人才，通过创意活动进行技术、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升产品和

服务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使其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而这一需求又要求与游客偏好之间保持平衡。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游客的消费观念和模式正悄然变化，体验式旅游、个性化定制旅游趋热，游客对高品质、差异化旅

游产品的需求倒逼传统村落旅游供给者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意过程中，必须将游客的差异化需求、古村落传统文化、创意者的新

思维、新技术、新创意等融入到旅游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和消费的过程中，将优势资源转化为满足游客差异化需求的

优质产品和服务。

(二)创意人才是提升产品价值，增强文化社会认同感的决定因素

创意人才，是具有创造力的人力资本，被 Florida 称之为“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人群。
[5]
他们的智慧和技能决定

了传统村落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的质量和市场认同度，因为创意人才可以通过自身的创意思维、新技术，将各种自然和人文、有

形和无形的传统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整合、设计、文化包装和内容创新，满足游客对地方化知识的了解，进而在文化认同基础上

产生共鸣，为市场创造价值。
[6]
就传统村落而言，创意主体包括村民、文化精英和投资商，他们共同致力于提升产品价值，增强

文化社会认同度。村民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创造者和享用者，在传统村落文化旅游创意活动中，可为文化创新提供相应的支持；

文化精英拥有创意的智慧和技能，是传统文化旅游产品服务设计、开发、内容创新和产品销售的主体；投资商具备强大的资金

实力，为传统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三)传统村落文化为创意活动提供了思维之源与素材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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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内在属性和核心动力，不仅为创意提供源源不断的思维之源，更是创意活动的素材载体。
[7]

传统村落是以中国传统文明为底色的“乡土社会”；以地缘性文化多样为依据的“家园遗产”，和以宗法关系为纽带所形成自

然景观的“村落公园”，因此文化呈现出结构性和内涵丰富性特征。舍弃传统文化，创意活动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

外，创意活动不是空穴来风、凭空臆造，必须以传统村落文化特性为基础，依靠创意人才的智慧、灵感和想象力，借助新技术

重新对传统村落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再创造、再提高，将传统文化形象化、产品化，并使产品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增长潜

力，从而超越其产品本身的原有价值，使之衍生出创意附加值，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良好的环境是创意得以成功的条件和保障

创意环境主要包括政策环境、构建文化创意的平台环境、创新创意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机制环境以及资金、技术等支持环境，

这些都是创意得以成功的前提和保障。
[8]
创意本质上只是一种智慧、思维或理念，需将之转化成有形的产品和服务项目，即“无

中生有”，并“有中生优”的创意转化过程，在这一转化过程中，首先需要各种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引导、激励和保障。其次，

人、财、物是进行创意活动的基础。创意从根本上依赖创新人才，这就需要凝聚和培育创意人才，提升素质，形成使用和再生

产供应机制。创意活动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及相关企业、村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支持，否则创意活动将成为空中楼阁。最

后，需要为创意者构建良好的文化创意研究平台和展示平台环境，充分保障其自由发展空间，激发创意者灵感，创造出更多富

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项目，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二、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一)龙潭古寨文化旅游资源的丰富样态

龙潭古寨位于务川县城东部 9 公里处的洪渡河畔，距务川县城 10公里，距世界自然遗产重庆武隆约 120 公里，距历史文化

名城遵义 180 公里。全村辖 7 个行政组，1048 户，4395 人，仡佬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9%，为申姓仡佬族世居地。
[9]
古寨集自然

山水和民族历史遗存于一体，属于典型的仡佬族丹砂文化村寨，寨子三面环山，一面临潭，寨内石板、明、清建筑、垣墙相连，

整个古寨幽深古朴，景色迷人。

作为一座拥有 7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村，龙潭古寨文化旅游资源颇丰，从物质文化到非物质文化，从外部景观、空间形态

到仡佬族的风土民情等，无不彰显其醇厚的文化底蕴及独有的民族特色。根据龙潭古寨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及载体，可将其归

纳为:仡佬祭祀文化旅游资源、聚落建筑文化旅游资源、丹砂文化旅游资源、民俗和名人文化旅游资源及“和合”文化旅游资源

等(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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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实践

推动文化创意与旅游融合，既是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亦是实现古寨传统文化遗续的现实需要。为

此，遵义市民委每年拨款 200 万元，务川县财政每年安排 250 多万元，整合文化旅游创意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文化精品创

作、仡佬文化及丹砂文化旅游资源挖掘与保护、文物维修、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创意人才培养和奖励等。
[10]

龙潭古寨运用文化创意手法，以仡佬族文化、丹砂文化为旅游吸引点，深度挖掘古寨文化旅游资源的差异性，根据仡佬族

文化元素自身的特性和周围环境的组合条件进行分类开发:对于本身可以成为旅游吸引物，如仡佬文艺表演、景点、建筑等，进

行重新设计、包装和形象塑造；有的则采取深度挖掘、重造品名、品牌标签和新创作等，如丹砂养生体验园、仡佬文化体验区、

百匠园等；有的则借助高科技手段创造新的创意产品，如影视、娱乐等，成功实现了产品增值(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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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努力，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呈蓬勃发展之势，各种特色文化旅游创意产品或服务竞相涌现，较好的满足了

游客求新、求异、求体验的多元化需求，旅游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成倍增长。据统计，龙潭古寨 2012 年旅游人数仅 1万余人次，

创造旅游收入约 300 万元；
[12]
2014 年古寨旅游人数迅速攀升至 50 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高达 5000 余万元。

[13]

三、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困境

近年来，尽管龙潭古寨积极通过创意手法，将古寨丰富的丹砂文化和仡佬族文化资源转化成现代市场需求的创意产品和服

务，成功塑造了古寨的品牌形象，改善了原住居民的经济和生活条件。但是，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

业，仍面临诸多问题。

(一)过分注重经济效益，忽视文化自身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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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为追求经济效益，地方精英将龙潭古寨树立为仡佬族族群中心，构筑了“九天天主”及

其祭祖仪式和场所，将“小塘石笋”由自然景观创变为仡佬族族群的文化中心景观，在这一创意过程中，景观的符号象征意义

和表征作用被重新解读:务川龙潭是仡佬族族群的中心，“九天母石”是族源景观的标志，也是族群的中心地。
[14]
随之，在祭祖

仪式活动中，一些民间艺人，在市场雇佣的逻辑下，以追求自身商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丧失了作为民间传统艺术工作者的意

义和目的。这种在当地政府、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集体“庇护”下建构的地方标示物及祭祀活动，将整个仡佬族族群被无形中

纳入到官方“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之中，“创意”被当作一种方式和运作手段。

显然，龙潭古寨这种以地方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建构的悬置于族群之上、违背传统文化自身发展逻辑的文化创意活动，带来

的问题显而易见:一方面，“地方精英”和“制造景点”的存在及对真实的“遮掩”作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游客所期待的“真

实性”。
[15]

另一方面，一旦失去官方的财力、物力乃至社会资源的支持，这种创意活动的持续性必然难以为继，生产的地方性

知识也难以被整合进古寨的生活实践之中，反而加速了村落传统文化的消失。

(二)产品与服务缺乏历史文化内涵，难以满足游客的多层次、差异化需求

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方面，龙潭古寨主要以静态展示为主，如古建筑、独特的村落空间形态、名人居所、宝王庙、文化展

厅、特色旅游商品等，但在产品及服务开发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标准化、商业化，导致很多创意产品和服务缺乏古寨独特的

文化内涵，产品层次不高，难以满足游客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在深度体验式旅游开发方面，古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未得到有效整合、开发和利用，从而难以有效展示和传承。如仡佬

篾鸡蛋、“金鸡护巢”等传统体育项目，高台舞狮、舞花灯、舞火龙、上刀梯、唢呐、傩戏、《神砂仡佬》原生态舞剧、陶盆

打挂子舞、大贰纸牌和丹砂养生文化等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未做深度开发，更多停留在游客欣赏自然景观、祭祀活动、仡

佬族表演、品尝农家菜等层面，缺乏中高端体验式旅游创意产品和服务，难以充分满足游客的自我表现欲与参与欲。

(三)偏重创意产业模式建构，忽视创意践行主体的培育

当前，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主要聚焦于创意产品升值、产业政策、技术创新、产业联动发展等方面，而忽视

了创意践行主体的培育。具体而言，古寨从基层的经营主体、旅游专业人才到创意人才等均存在问题。对于经营主体，龙潭古

寨旅游的经营管理和服务都是由当地农民担任，他们从农业生产者直接转变成旅游服务提供者，未经过专业培训、接待水平较

低、服务程序不规范、服务意识淡薄。而大部分旅游者都习惯于都市标准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传统村落旅游过程中，期望得

到一贯的“标准化”的待遇和服务，
[16]

然而现实的旅游设施、服务质量与游客期望大相径庭，很难满足游客需求。龙潭古寨旅

游专业人才十分匮乏，整个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管理工作、环境优化及卫生监督等仍由村干部承担，他们缺乏村落

旅游管理的专业知识，经常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对于创意人才的引进和培育，由于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

阶段，资金、技术及创意的环境和服务平台相对滞后，很难引进优秀的创意人才。而本地的创意人才主要由民间艺人组成，由

于缺乏丰富的专业知识、扎实的实践经验和创新意识，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难以立足市场。

(四)文化生态环境薄弱，制约了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传统村落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化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物质层面的文化生态环境，

如金融体系、技术开发公司、研究费用及创意的工作环境等；制度层面的文化生态环境，如各种政策、法规及管理机制等以及

价值观层面的文化生态环境，如创新思想、理念和认识等。
[17]
在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

的资金，改造和补充基础设施，当地物质层面的文化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提高。但是，囿于经费、地域、交通等

各种条件的限制，直接影响高新技术、资金和创意人才的引进，致使当地人才的培养、外来创意人才的创意平台、服务和创意

环境相对滞后，且新的思维、理念和审美观念等无法引领传统村落文化旅游创意活动，严重制约了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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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和发展。

四、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突破

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重点是以古寨历史文化为内核，借助创意手法，深挖古寨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促进

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延伸文化旅游创意产业链，实现古寨文化保护与旅游

发展的良性互动。

(一)加强文化原真性保护

文化是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加强传统村落文化原真性保护意义非凡。传统村落传统文化的“原真性”主要体

现为:一是传统文化根植于原生性主体的日常生活之中，由其主导、使用和解释；二是文化的原生性主体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普

通民众；三是文化的基本属性是主体性、时空性、整体性、多样性等特征。
[18]

其中，与传统文化发生、发展、存续密切关联的

原生性主体则是加强传统村落文化原真性保护的关键因素。因此，在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为了消解当地政

府、文化精英“自上而下”的文化重构与地方民众“自下而上”的文化认同之间的割裂，最好的方式就是鼓励当地民众积极参

与到旅游创意活动中，通过“自下而上”的文化自我赋权和自我创造，增强村民对自身地方化知识的自我认同程度，进而“创

造和再造出地方感，历史、文化和所有权”，
[19]

自觉保护文化的真实性，这样才能保证古寨传统文化在文化旅游创意活动中不

被政治化与商业化操作。
[20]

只有当地方政府、精英与当地民众共同遵守文化自身发展逻辑的基础上，致力于创造广为“游客凝

视”所偏爱的创意产品，才能促进古寨传统文化原真性的保护和延续。
[21]

(二)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提升创意产品的附加值

任何一种创意活动都必须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进行，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也是如此。在发展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时，既

要保护古寨珍贵的文化资源，又要依托自身自然和文化优势，提升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的附加值。具体而言，一是对古寨已有的

旅游产品进行再造和提升。如古寨仡佬族传统歌舞、民间体育、民族工艺品及特色食品等，通过创意融入新的思想理念、创意

元素和高新技术，进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二是充分利用古寨丹砂文化资源，创建丹砂养生文化体验园。将古寨葛洪炼丹遗址

及淘沙炼汞遗址进行改造重建，在保存原有实物场景的前提下，以蜡像手段复原仡佬先民采矿淘砂、炼汞的场景，摆放摇篼、

陶盆等淘沙器具开发淘砂炼汞体验项目；三是依托古寨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营造以生态文化为主题的特色旅游民族村寨，提

升古寨的知名度。根据“前寨出文人，中寨出富人，后寨出美人”的地方传言，对三寨分别进行主题氛围营造，以“书卷前寨”

“富贵中寨”“美人后寨”和“碧水龙潭”四个片区组成原生态仡佬民俗文化体验园，为游客提供文化之旅、精神之旅和魅力

之旅；
[22]

四是深度挖掘周边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如洪渡河沿江、码头及水上体育运动等。通过重新整合各类产业及文化旅游

资源，拓展传统文化内涵和外延，借助差异化的创意开发手法，多角度、全方位提升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的附加值，满足游

客多样化的体验需求。

(三)集聚和培育文化旅游创意人才

集聚与培育创造性人才，对形成本土的创意阶层及其再生供应机制有着重要作用。鉴于龙潭古寨创意人才稀缺，短期内可

通过人才“绿色通道”，吸引创意人才加盟。同时，可考虑借鉴苏南模式，
[23]

采用“星期六科学家”方式，从贵阳、重庆、成

都等周边大中型城市引进创意人才，为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外在的技术支持和帮助。从中长期看，一方面，在引

进创意人才的同时，应借助外地文化创意人才，通过“传、帮、带”的形式开发本土的文化创意人才，将外来创意人才的经营

理念、创意技术、管理技巧和创新意识等就地内化、吸收、创新，让通晓本土文化根脉的创意人才掌握这些知识和技能。
[24]

另

一方面，积极响应国家的“产学研”联合创新模式，建立和完善“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机制，为创意人才提供良好的

发展平台和展示空间，促进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蓬勃发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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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缔造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全景产业链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能够实现价值增值的关键是产业链的形成与延伸。因此，缔造全景产业链是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

发展的关键。纵向上，形成由创意产品价值的生产链和顾客价值的需求链共同构成的产业链；横向上，形成由不同产业和部门

相互融合形成的再造价值链。具体而言，纵向上以游客多层次需求为市场导向，通过科技、创意与文化的融合，围绕核心旅游

吸引物，对旅游产品进行再创造和再生产、设计衍生产品、打造品牌效应，构筑古寨旅游创意产品开发的完整产业链。如古寨

以丹砂文化和仡佬族文化元素为核心，提升和创意出各种特色旅游产品、文化生态体验园、旅游节庆等，让游客在体验活动中，

观摩艺术节庆和演艺，参观历史古迹，游览名山大川，体察仡佬风情，时刻都在触摸古寨文化脉搏，感知文化神韵，汲取文化

营养，使游客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26]

横向上应把创意、产品和市场有机链接起来，拓宽文化旅游创

意产业链。以古寨传统文化为核心，以刺激游客消费、拉动市场需求为动力，大力发展与旅游专业市场关联度紧密的旅游产品

制造业，如土特产、旅游纪念品、旅游服饰、旅游休闲食品、农家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开辟土特产销售区、丹砂手工艺品街

区、仡佬文化体验园区、欢乐水湾水上运动场等商业活动区，形成了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农业、商业等相关产业的空间集群及

连动发展，并带动古寨影视、娱乐、科技、地产、艺术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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